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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C_A8_E6_BE_B3_E6_c107_209485.htm 听说老五要来澳洲

学习，时间半年。我高兴得半个月没睡好觉，有时半夜在被

窝里都乐出声来，诡异的笑声在寂静的黑夜里传荡。我盼呀

，盼呀，终于盼到老五来的这一天了。 一大早，我就起床啦

，后院Jamie的狗用疑惑的眼光打量着我，保持和我十米以上

的距离。我拿了一个面包塞在嘴里，冲过去想和Jamie的狗来

个拥抱，那条不知好歹的狗惨叫一声落荒而逃。不管它，我

要赶车呀。 我出门左拐、右拐、再拐、我拐，终于拐到

了BUS站。等了没多会儿，车就来啦，我欢呼一声就上了车

，那个司机大概有种族岐视吧，一脚把油门踩得脱了臼，我

惊呼一声就倒地一片血泊之中。（翻白眼中⋯⋯） 好歹算到

了墨尔本机场啦，我一看时间，老五的飞机快掉下来啦，于

是我正衣冠、弹灰尘、擦眼镜、抠鼻屎，迎接老五的到来呀

！ 8：65分，老五的飞机准时降落啦！等候十分钟，只见一群

人模狗样的家伙从International Depart里款步而出，我一眼就

在里面认出了那个牵着个皮箱，穿着身西服、扎着个领带、

满面春风的家伙，不是老五还是谁？他的皮箱还不小嘛⋯⋯

嘿嘿。 我大喊："王老五！"把接机厅震得嗡嗡作响，一群老

外惊恐相顾。老五见到我喜出望外："老九！"我们快步赶上

，握手、拥抱，我抹着大鼻涕说："总算见到亲人了。" 我带

着老五出了接机厅，来到大街上，看着一排排各式各样的私

家车，老五兴奋地问我："哪辆是你的？" 我雄伟地一招手，

一辆出租应声而停，转身向老五做了一个请的姿势，只见老



五的脸先是惊奇，后是郁闷，最后难过地低下了头。我好劝

歹劝他才上了车。 上了车，老五要练英语，可惜开车的是个

印度司机，一口纯正的印地英语听得我龇牙趔嘴。老五就更

别提了，在问了一句HELLO之后，他的手就一直抓着我的胳

膊，还偷偷问我："这是英语吗？" 闲话少说了，好在路上风

景还好，总算心旷情颐了一回。开了五十分钟以后，终于开

到了我的家，一算钱：三十澳元。我一摸兜，只有几个硬币

。糟了！昨天忘了换钱了！我一脸春风地拿出Key Card，问

司机："Can I use a key card?"司机白了我一眼："fuck off." 我无

助地看着老五，老五看见我的眼神先是一哆嗦，然后紧闭双

目十秒钟，睁开眼发现我居然还在看着他，于是和我对视，

坚持了五秒钟后他终于败下阵来，抖抖索索地从鞋里摸出一

张五十元的澳币来，被我一把抢了过去，并递给司机："Sorry

keep you waiting."老五的眼圈红了。 送走了司机，我把老五的

行李搬到我的房间里来，对老五说："你就住这儿吧。"老五

环顾四处，发现满地狼藉，几无立脚之处，一堆破书中一张

油黑油黑的垫子上堆着一床被子。 老五说："老九，我非住这

儿吗？"我说："你不住这儿住哪儿？住别的地儿兄弟们能饶

了我吗？"老五大为感动，二话不说开始打扫起房间来，等他

干得满头大汗时才发现我手里捧着一堆纸等着他呢。 "什么东

西？" "这个月的水电费、煤气费、电话费、上网费，还有房

租费一共500澳元。" "你杀了我吧！"老五痛苦地大叫："凭什

么我要交钱？我还没住进来呢。" 我说别那么小气了，公家的

钱不花白不花，早交晚交都是交，你何必哪你。 老五："老九

，别价，我还得省钱给你嫂子买身料子呢。" 我不为所动："

你拿不拿？不拿我就写信给你们单位说你在这儿看脱衣舞、



逛妓院、上赌场、下饭店，保证让你今天来明天就回去，身

边儿还得跟俩国安局的。" "别别、兄弟一场，钱算什么呢？

对不？拿去，尽管拿去！" "对嘛，这才是好兄弟嘛，对了，

别打扫了，我请你吃饭去。" 一听吃饭，老五的眼神中露出的

希望的光："真的？西餐还是中餐？别太破费了，麦当劳就行

了。" "不破费，不破费。"我连连摇头。带着老五来到了我们

的学校。一路上老五对我们的学校大为赞赏。我带着他穿过

一条胡同，钻进了一个地下室，最后来到了一间很大的屋子

里。 "怎么回事？"老五惊奇地发现这里面有非常多的中国面

孔，也有一些印度面孔，只是不见白种人。"老九⋯⋯"老五

下意识地抓紧了我的手，他发现这些人都面带菜色，眼露凶

光，手拿叉子。我大笑："别怕、别怕，都是自己人。"话音

未落，只听不知谁大喊一声："来了！"老五遁声望去：两个

彪形大汉抬着两大袋东西摇摇晃晃地从门口过来了。又不知

谁高喊一声："同志们冲啊！"只听得轰地一声，人群象洪水

一样冲向两个人，两条大汉吓得弄下袋子扭头就跑，老五还

未明白怎么回事就被淹没在人群里了，我回身一看不见了老

五，权衡了一下利弊，还是转身跑向了另一边，一阵Pizza的

香气从那里冒了出来。 一个小时后⋯⋯ 我吃得再也吃不下后

，终于在一张地毯下发现了气息淹淹的老五，身上脸上全是

鞋印，我难过得把手里的半张pizza往老五的嘴里一塞："老五

，是俺害了你，你吃吧。" 老五嚼着Pizza，脸上露出了幸福的

笑容："澳洲⋯⋯真好⋯⋯" （注：澳洲的学校经常有免费的

晚餐给学生吃，去的多是一些中国学生和印度学生，场面没

有此等惨烈，开玩笑罢了。） 出国留学移民教育考试出国,留

学,移民,澳洲,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美国,法国,日本,新西兰 听



说老五要来澳洲学习，时间半年。我高兴得半个月没睡好觉

，有时半夜在被窝里都乐出声来，诡异的笑声在寂静的黑夜

里传荡。我盼呀，盼呀，终于盼到老五来的这一天了。 一大

早，我就起床啦，后院Jamie的狗用疑惑的眼光打量着我，保

持和我十米以上的距离。我拿了一个面包塞在嘴里，冲过去

想和Jamie的狗来个拥抱，那条不知好歹的狗惨叫一声落荒而

逃。不管它，我要赶车呀。 我出门左拐、右拐、再拐、我拐

，终于拐到了BUS站。等了没多会儿，车就来啦，我欢呼一

声就上了车，那个司机大概有种族岐视吧，一脚把油门踩得

脱了臼，我惊呼一声就倒地一片血泊之中。（翻白眼中⋯⋯

） 好歹算到了墨尔本机场啦，我一看时间，老五的飞机快掉

下来啦，于是我正衣冠、弹灰尘、擦眼镜、抠鼻屎，迎接老

五的到来呀！ 8：65分，老五的飞机准时降落啦！等候十分钟

，只见一群人模狗样的家伙从International Depart里款步而出

，我一眼就在里面认出了那个牵着个皮箱，穿着身西服、扎

着个领带、满面春风的家伙，不是老五还是谁？他的皮箱还

不小嘛⋯⋯嘿嘿。 我大喊："王老五！"把接机厅震得嗡嗡作

响，一群老外惊恐相顾。老五见到我喜出望外："老九！"我

们快步赶上，握手、拥抱，我抹着大鼻涕说："总算见到亲人

了。" 我带着老五出了接机厅，来到大街上，看着一排排各式

各样的私家车，老五兴奋地问我："哪辆是你的？" 我雄伟地

一招手，一辆出租应声而停，转身向老五做了一个请的姿势

，只见老五的脸先是惊奇，后是郁闷，最后难过地低下了头

。我好劝歹劝他才上了车。 上了车，老五要练英语，可惜开

车的是个印度司机，一口纯正的印地英语听得我龇牙趔嘴。

老五就更别提了，在问了一句HELLO之后，他的手就一直抓



着我的胳膊，还偷偷问我："这是英语吗？" 闲话少说了，好

在路上风景还好，总算心旷情颐了一回。开了五十分钟以后

，终于开到了我的家，一算钱：三十澳元。我一摸兜，只有

几个硬币。糟了！昨天忘了换钱了！我一脸春风地拿出Key

Card，问司机："Can I use a key card?"司机白了我一眼："fuck

off." 我无助地看着老五，老五看见我的眼神先是一哆嗦，然

后紧闭双目十秒钟，睁开眼发现我居然还在看着他，于是和

我对视，坚持了五秒钟后他终于败下阵来，抖抖索索地从鞋

里摸出一张五十元的澳币来，被我一把抢了过去，并递给司

机："Sorry keep you waiting."老五的眼圈红了。 送走了司机，

我把老五的行李搬到我的房间里来，对老五说："你就住这儿

吧。"老五环顾四处，发现满地狼藉，几无立脚之处，一堆破

书中一张油黑油黑的垫子上堆着一床被子。 老五说："老九，

我非住这儿吗？"我说："你不住这儿住哪儿？住别的地儿兄

弟们能饶了我吗？"老五大为感动，二话不说开始打扫起房间

来，等他干得满头大汗时才发现我手里捧着一堆纸等着他呢

。 "什么东西？" "这个月的水电费、煤气费、电话费、上网费

，还有房租费一共500澳元。" "你杀了我吧！"老五痛苦地大叫

："凭什么我要交钱？我还没住进来呢。" 我说别那么小气了

，公家的钱不花白不花，早交晚交都是交，你何必哪你。 老

五："老九，别价，我还得省钱给你嫂子买身料子呢。" 我不

为所动："你拿不拿？不拿我就写信给你们单位说你在这儿看

脱衣舞、逛妓院、上赌场、下饭店，保证让你今天来明天就

回去，身边儿还得跟俩国安局的。" "别别、兄弟一场，钱算

什么呢？对不？拿去，尽管拿去！" "对嘛，这才是好兄弟嘛

，对了，别打扫了，我请你吃饭去。" 一听吃饭，老五的眼神



中露出的希望的光："真的？西餐还是中餐？别太破费了，麦

当劳就行了。" "不破费，不破费。"我连连摇头。带着老五来

到了我们的学校。一路上老五对我们的学校大为赞赏。我带

着他穿过一条胡同，钻进了一个地下室，最后来到了一间很

大的屋子里。 "怎么回事？"老五惊奇地发现这里面有非常多

的中国面孔，也有一些印度面孔，只是不见白种人。"老九⋯

⋯"老五下意识地抓紧了我的手，他发现这些人都面带菜色，

眼露凶光，手拿叉子。我大笑："别怕、别怕，都是自己人

。"话音未落，只听不知谁大喊一声："来了！"老五遁声望去

：两个彪形大汉抬着两大袋东西摇摇晃晃地从门口过来了。

又不知谁高喊一声："同志们冲啊！"只听得轰地一声，人群

象洪水一样冲向两个人，两条大汉吓得弄下袋子扭头就跑，

老五还未明白怎么回事就被淹没在人群里了，我回身一看不

见了老五，权衡了一下利弊，还是转身跑向了另一边，一

阵Pizza的香气从那里冒了出来。 一个小时后⋯⋯ 我吃得再也

吃不下后，终于在一张地毯下发现了气息淹淹的老五，身上

脸上全是鞋印，我难过得把手里的半张pizza往老五的嘴里一

塞："老五，是俺害了你，你吃吧。" 老五嚼着Pizza，脸上露

出了幸福的笑容："澳洲⋯⋯真好⋯⋯" （注：澳洲的学校经

常有免费的晚餐给学生吃，去的多是一些中国学生和印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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